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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一家三孩子，相继患肾病——

禁用死囚器官后，一个家庭的求“肾”之路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图：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吴小兵

“妈妈，今天我会死
吗？”14 岁 的 长 沙 县
江背镇女孩小影曾习惯
性的问胡珍这个问题。

尽管心如刀割，但
胡珍却无言以对。2001
年，10 岁 的 大 儿 子 因
肾衰竭去世；2008 年，
两个女儿又接连患上尿
毒症。可直到如今，这
个家庭仍旧没能等来救
命的肾源。

肾源紧缺，算不上
新鲜的话题。但日前，
中国卫生部原副部长、
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
黄 洁 夫 宣 布：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全
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
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
自愿捐献将成为器官移
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随着中国法治化的
改革进程，器官移植事
业走向法治化亦是大势
所趋。据了解，目前广
东、 北 京、 浙 江 等 38
家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
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然而，在一片欢欣
鼓舞之声背后，那些急
需换肾的患者却依旧得
直面“等不到肾源”的
现实。近年来，中国的
肾病患病率越来越高，
目 前 约 有 200 万 左 右
的肾病终末期患者，其
中 30 多万病人必须依
靠肾透析维持生命，但
肾源则只能满足五六千
人，绝大部分肾病患者
没有配型的肾能及时有
效地进行肾移植手术。

如今，面对这样的
新规定，他们在表示赞
同的同时，末了，却又
小心翼翼地不安着：如
此一来，本就稀缺的肾
源会不会更少了？国家
在喊停的同时，是否也
做好了填补由此而产生
的空缺的准备？

1孩子们
危险地“胖了”
2008 年 11 月的 一天，胡 珍 8

岁的女儿小影发烧了，并且还咳嗽。
这听起 来平常的症状，却让

胡珍有了不好的预感。她卷起了小
影的裤腿，发现孩子的腿“胖了”。

“她哥哥之前也是这样，突然
胖了。”小影的症状让胡珍和王海
洋陷入了恐慌。

1999 年初夏，长沙县发了洪水，
8 岁的儿子小涛那阵子都是卷起裤
腿趟水上学。这天，小涛照旧卷着
裤脚，胡珍却发现儿子的小腿看上
去有些别扭的“胖”：“小腿肿胀泛
红、眼睛水肿，看上去无精打采。”

胡珍又摸了摸小涛的额头，觉
得特别烫。她赶忙把小涛带去医
院检查，结果孩子被诊断为“肾炎”。

不久后，小涛的病情突然恶化，
胡珍将孩子紧急送至湖南省人民医
院，“医生说他是肾衰竭，不好治”。

之后，小涛在医院住院治疗了
两年多，病情一直没有起色，便回
了家。一个月后，小涛去世了。

从此，“宁瘦勿胖”成了这个
家庭判断孩子健康的标准。可如今，
小影却又危险地“胖了”。

胡珍和王海洋将小影送到湖
南省儿童医院，却也得到了他们最
不愿看到的结果：尿毒症早期。

“ 妈 妈， 我什么 时 候 会 死？”
哥哥因肾病去世，如今自己又患上
肾病，这个之前从不在父母面前提
及哥哥的女孩，却突然开始向胡珍
打听起了哥哥的事。

2009 年 7 月， 小影突然提议
给妹妹小惠做个体检 ：“只要确认
妹妹健康，就算我走了也能放心。”

小影的懂事并没有给这家人
换来安心。经检查，3 岁的小惠居
然也患上了尿毒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教授王梅表示，至 2014 年，中国成年人中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为10.8%；南京军区总
医院肾病专家刘志红院士也称，全国至少有 1亿人肾功能病变。由于肾脏病早期几乎无症状，一旦发现多是终末期，
危害非常大。而湖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黄安兰和梁玉梅教授也曾表示，我省肾脏疾病发病率正以每年10%的
速度递增。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 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但仅 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器官供求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是器官捐献率极低，每百万人捐献率只有 0.03。目前，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约6000 余例，
而需求者却达 30 余万人。

在北京某器官移植医院的
大厅里，年过半百的朱永强（化
名）目光紧紧地盯住一处。明明
知道等到一个合适配型的肾脏
希望渺茫，他还是在此坐了半年
多的时间，每天上班比医院的职
工还准时，医生们都叫他“编外
职工”。

为了给五年前被确诊患上尿
毒症的儿子找到肾源，五年里，
老朱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尝试
了所有可能，但五年过去，老朱
仍然在为一个合适配型的肾脏
而苦苦地等待。

从 来没有接触过网络的老
朱学会了上网，而且他还拥有自
己的 QQ 号码，用来加入各种各
样的 QQ 群，以此获得器官供求
的信息。每天到网吧花 3 元钱上
网一小时成了老朱最奢侈的必修
课。　　

肾脏移植的手术费是必须
要掏的，现在，老朱最大的希望
就是免费获得肾脏供体。

老朱每天上网的目的就是通
过网络寻找到适合儿子的肾脏供
体，然后用自己的肾脏和对方进
行交换。这样既可以治病救人，
又可以达到免费的目的。

五年的时间已经把老朱“培
训”成一个肾脏移植方面的专家，
他对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可以说了
如指掌。老朱介绍说，目前国
际上倡导一种“肾源交换计划”，
即在不同家庭的亲属之间进行肾
脏互换，这样可提高配型几率。

国内有名的器官移植医院，
老朱几乎都去了，但是得到的答
复均是无限期的等待。

通过正常渠道求肾无果的
老朱开始“有病乱投医”，网上
铺天盖地的器官买卖广告和中介
的宣传广告仿佛成了儿子的救命
稻草。他和老伴带着儿子北上南
下，两年下来，光各种名目的几
百元的“诚信费”、几千元的“体
检费”，老朱就白白花掉了数万
元。

一次求肾经历，老朱至今仍
记忆犹新。

老 朱 从 网上找到 一 家“ 中
国某某肾源中心”，就打电话过
去。当得知一个肾只需要六七万
元时，他大喜过望，不过还是提
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样买卖器官
是不是违法？”对方解释说：“国
家是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但是
到时候我们的业务员会帮你办一
份证明，证明你与卖家是亲属关
系，这样就合法了。”

得到答复后，老朱随即按照
对方的要求，将 300 元的“诚信
费”、5000 元的体检费寄了过去。
等老朱带着儿子前去体检时，被
告知肾源供体与儿子的血型不
符，已交的费用概不退还。老朱
前去理论，却受到“中国某某肾
源中心”的威胁。

老朱认为，网上无论是个人
还是中介的广告100% 是骗人的，
在国家明令禁止器官买卖的大气
候下，这些见不得阳光的器官买
卖，根本靠不住。  

（摘自《民主与法制》）
                  （下转 A05 版）

■中国成年人慢性肾病发病率为10.8%

2“我们前面还有 6 个
孩子在排队”

“ 妈 妈， 我 没 力 气 走 路了。”
2014 年 9 月 25 日，小惠的病情加
重，被送入湘雅二医院抢救。这次，
小惠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一直靠药
物控制病情的局面却被打破。

“医生告诉我们，换肾是救孩
子的唯一办法。”眼见小惠全身肿
胀，王海洋心疼地陪在女儿身边，
向她承诺 ：“宝贝，我们拉勾，爸
爸一定会救你，你要加油。”

次日，王海洋夫妻找到医生，
要求捐肾救女，但医生却告知了他
们另一种不好的可能性——

“医生说我们家三个小孩都患
上尿毒症，很可能是基因问题。要
捐肾，先得做基因测试，没问题才
有可能进行匹配。”无奈，王海洋
只得先在医院登记排队，等待肾源。

登记时，王海洋曾询问护士有
多少患者在排队，“护士的回答非
常模糊，只告诉我‘应该要很久’”。

“我们隔壁病床的小孩也在等
肾源，他比我们还要早排队。”为
了让自己有个谱，小惠住院的日子
里，王海洋每天都去病区各病房串
门，打探医院里需要换肾的人数，
可得到的结果让他更加绝望——

“光新生儿科二病区就已经有 6 个
孩子在我们之前排队等换肾了。”

3心有余而“肾不足”
王海洋不想坐以待毙，他开始

自己想办法找肾源。
听说网上会有有用的信息，不

爱上网的王海洋在最短的时间里学
会了网站发帖，同时借助 QQ 群打
听全国各地的器官供求信息。

有一天，正在网上寻找肾源的
王海洋接到妻子的电话，原来是小

惠找不到爸爸，哭闹着不肯吃药。
直到王海洋赶回病房，小惠才咧嘴
笑了：“我们拉过勾，你不见了，我
会找你麻烦的！”

女儿的依赖与信任，让王海洋
有了深深的无力感。

“我想让女儿笑着长大，但我
如今束手无策。”自己暂时不能捐
肾，排队又遥遥无期，王海洋情急
之下甚至考虑过器官移植的灰色地
带——黑市交易。“我也接到过声
称能够提供肾源的电话。”但细心
的王海洋通过网络一查号码，便
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骗子，“我不
敢轻信对方，不仅仅因为黑市交易
违法，而且我们家也上不起当了”。

王海洋算了一笔账，小惠和小
影的早期治疗费用已经超过 50 万
元。如今，小惠病情反复，除去住
院和手术费用，她还要定期透析，
直到能换肾为止。另外，两个女儿
的常规治疗药物也不能断。　　

除了经济上的压力，王海洋最
害怕的还是面对女儿的无助。较之
年幼的小惠，14 岁的小影对疾病与
死亡有着更清晰的认知，每当看到
小惠挣扎在生死线上，小影都会
哭着问王海洋 ：“我是不是也会像
妹妹这样？爸爸，我不想死。”

女儿的哭泣让王海洋更加心
焦。国内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他
几乎都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从
来都是“需要等待”。

“听说今年起便不能再使用死
刑犯人的器官了，那……是不是意
味着肾源会更紧缺？”对于这个消
息，王海洋有些迟疑。他能理解国
家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长远考
虑，但对他而言，两个女儿都需要
换肾才是目前最大的现实。

“ 我 知 道， 捐 献 器官 不是 献
血，没那么简单。”王海洋常看新
闻，曾有媒体报道，从 2003 年到
2009 年 8 月， 中国内 地 仅 有 130 
名公民去世后成功捐献器官；而到
2014 年，这一数字变成了 1631 例。

王海洋认真地从媒体的报道
与数据中寻找女儿可能获得肾源的
些微希望。然而，面对如此之多在
等待换肾的人，他却又更无助：“我
的两个女儿都要换肾，她们能等多
久？就算等到了，我又该让哪一个
孩子获得这活命的机会？我该怎么
选？”

如今，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让
这个本不宽裕的家庭入不敷出。如
果您想帮助他们，请拨打本报电话
0731-82333637。

■故事链接

一个求肾者的
五年苦旅

一家三个孩子，都需要肾源
“妈妈，我可以的。”1 月 9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病房里，因为医生建议多走动，刚通过手术在腹部

植入透析管的 8岁女孩小惠执意要下床。没想到，过于虚弱的她却倒在了地上。

掀开孩子的病号服，护士替小惠重新消毒包扎。10 厘米长的伤疤，密密麻麻的手术线，还有那根在等到

肾源前都不能拆除的 U型插管……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小惠不放过任何能让自己“早日康复”的机会。

“爸爸，我不痛。”小惠一边安慰着父母，一边伸出手指来拉钩，“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救我！”

面对懂事的女儿，父亲王海洋紧皱眉头，母亲胡珍背过身去，快速地擦拭干净眼泪。

“一定要救孩子！”这是王海洋在一次次寻找肾源碰壁后用来鼓励自己的话。可家里三个孩子全都患上肾病，

大儿子已经去世，如今的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对女儿们的诺言。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救我的。”每每听到女儿坚强地反过来安慰自己，
胡珍都忍不住掉眼泪。


